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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1_E7_9F_A5_E8_c122_486311.htm 周五晚，贺卫方教

授还在北京大学给本科生上课，周六便乘坐７点多钟的早班

机飞往广州，准备参加珠海的“文化大讲堂”。因为行程匆

忙，为了争取更多与贺教授交流的时间，本报记者也起个大

早，赶往广州白云机场“接机”。贺教授笑容满面，亲切随

和。两小时的车程，浓缩出以下这篇专访。 这是一个非常好

的时代 记者：对于您，外界在您身上加诸了很多 “标签”，

比较统一的是大家都认为您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您如何看

待这些“标签”？您又是怎样给自己定位的？ 贺卫方：其实

这显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需求。大家都觉得社会在急速

转型中，人们的价值观在变化，社会结构在变化，这个国家

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变化，于是带来了太多的困惑和问题，

需要今天的学者努力去研究，并且他们的研究能够让社会公

众了解。人们有一种渴望，知识界的人不要沉浸在象牙塔里

面，而是能够走出来。我自己在过去近２０年的时间里，的

确在做这个努力。当然，有些荣誉是自己没有期望得到的，

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关注是不虞之誉。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应该

具有品格上的独立，不能够人云亦云、唯唯诺诺。当社会上

发生一些不公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一种道德勇气，要有知

识分子的尊严，发出不平之声，逐渐使社会上形成权力的一

种合理的布局，使学术也变成可以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的一

种力量。 这方面我们的社会在慢慢露出一些让人欣慰的苗头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你可以有一些途径来



和社会进行交流互动，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独立的精

神表现出来，让这个社会能够感受得到，这是我觉得应该感

谢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一点。 记者：您觉得这个时代学者的独

立精神和自由理念如何获得保持？ 贺卫方：独立不是一味抗

争的姿态，而是说让学术回归到学术。不要迎合世俗的东西

。学术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公权力的干预，还经常包括外部的

诱惑，网络发达后民粹主义的兴起会导致学者迎合大众，这

也会构成学术独立的丧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应该

体现在学者的研究过程中。 当然也有体制的原因，我们大学

管理机构实际上官僚化了，这导致对于学者的评价惟一可操

作的标准就是数字数、数篇数。这就导致低水平重复、剽窃

等的发生。也许只有大学所有权制度更深刻地变化，探索全

新的模式，强化不同学校之间的竞争，才能找到出路。 学术

不是论斤卖的白菜 记者：查看一下您的学术著作，与其他学

者相比好像并不算多，但针对当下发生的各种个案发表的言

论却非常多。这两者之间矛盾吗？ 贺卫方：学术不是卖白菜

，论斤卖，数量越多越好。即便以现行标准评价，我并不认

为自己没有作出一个学者应有的贡献。况且社会本身就是个

实验室，我们都在对社会进行观察，针对一些现象作出评论

。如果短篇的写作能够启发一些人，同样起到了一个知识分

子和教师所应起的作用。比如最近的Mr. Nie’s case，我认为

应该反思我们的司法制度、纠冤机制，这是关乎我们国民的

自由和安全的大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且提出建议，

去推动制度的发展，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了。我

自己对鸿篇巨制、下面充满了脚注的文章也有兴趣，不过，

还是不能以数量为追求目标。我就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走，



我行我素吧。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多单调乏味啊。 记者

：两年前您宣布拒招研究生曾经引起很大的反响，您曾经说

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对这个制度有一点推动。那么现在两年

过去了，情况有改观吗？ 贺卫方：恶化了！《高等教育法》

内在的精神就是大学要自治，教育行政部门的职权并不是代

替大学去做一些事情，是为大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服务而不是

千方百计控制大学。我当时所抗议的是部分高校研究生招生

考试制度，比如北大法学院把考试搞得像高考的重演，考试

科目非常多，让我觉得学术方面优秀的人才没有办法脱颖而

出。但最近两年，教育部把硕士研究生考试的一些科目统一

命题了，这就意味着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不同考试制度设

计所带来的大学的不同特色更展现不出来了。 以前考研究生

时，学生就是特别喜欢某个老师的学术风格，他的考题肯定

是偏重于哪些方面，考生做起来就会轻车熟路，就会产生这

样的互动。有时候学校并不特别重要，冲的就是某个老师，

现在还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吗？没有真正的个性了。我觉得这

是对大学自治的一个最大的破坏。所以有人问我，你还有可

能再招研究生吗？我说，看起来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城市性

格与大学关系密切 记者：您曾经多次到珠海讲学，珠海在您

印象中是一个怎样的城市？珠海这样的城市在您心目中应该

如何定位？ 贺卫方：珠海这个城市是环境优雅的、也很有活

力的城市。也许有人说珠海经济的发展不像有的城市那么快

，但我想如果每个城市都去追求ＧＤＰ的话，这个国家肯定

是一个畸形的国家，是一个疯狂的国家。我倒希望有的城市

给人一种很安静的、温馨的、污染少的、让人想要在这儿居

住的感觉。 除此之外，文化也很重要。我到德国去，发现德



国最好的大学都在比较小的城市，莱茵河两岸，许多像项链

上珍珠一样的小城市点缀其中，每个城市都有一所很好的大

学。比如海德堡大学，在海德堡市，城市只有十万人口！为

大学服务的人员在城市人口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就是一

座大学城。中国因为历史的原因，什么都集中在首都，便于

管理和控制，结果“首都充血，外省贫血”。我一直在想，

像珠海这样的城市，如果拥有办得非常好、有品位的大学，

还有如印刷、出版等产业，其实并不一定依赖于和政治中心

保持很近的距离。这种城市应该让人一提起来就有一种美好

的感觉。 记者：您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是否有大学，大

学的层次如何，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小事”，珠

海现在建设大学园区，拥有若干所国内著名高校的校区、分

校或学院，您认为这对一个城市的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它

对城市的影响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贺卫方：珠海的大学园

区建得非常漂亮，校园很美、很大气，但是在学术方面，还

需要做更多努力。高等教育很少有暴发户。一所大学要办得

非常好，具有自己的品位，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我们可以看

到，西方一些最好的大学，动辄几百年，呈现的是历史沉淀

下来的东西。那句引用很多的说法是大学光有大楼不行，还

得有大师。所以，我认为有心在这座城市办好大学的人们不

可以有过分的急迫，不能过分求短期内的见效。这真正是千

里之行，通过点滴的努力才能获得声望和成效。 但我们毗临

香港、澳门，所以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应该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当然，如何在管理体制上、教育的各个环节真正有一些

探索和创新，这个对珠海的大学教育者是非常重要的。你知

道加州大学有各个分校分散在不同的城市，比如大家熟知的



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各个分校是相当独立的，而且都

非常出色，各个学校有独立的自主权。我想这也许是一个比

较好的模式。 记者：很多老大学，比如像您的母校西南政法

大学，与周围的社区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整体，互相依赖，互

相渗透。在学校与社区的互动方面您有何建议？ 贺卫方：珠

海的大学都不是本地生长起来的大学，而是后来引进的，这

样与当地文化缺少一种与生俱来的关联。学校与社区的关系

，也存在于像耶鲁与纽黑文、哈佛与堪布里奇之间。大学实

际上和城市有密切关系，大学是城市的一个招牌和名片，城

市因为大学的存在而具有不同的气质。另外，大学也从城市

获益。芝加哥大学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学，只有１１０

多年的历史，在美国那些个常春藤大学里算是后起的“小弟

”，但它硬是发展成了在全美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有人认

为芝加哥城市的活力和市民精神的影响是其中重要因素。城

市和大学应该形成互相受益的关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